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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式微与战略自主：国际体系

转型与中东地区体系的变革*

赵 婧 刘中民

【内容摘要】 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体系变革呈现出战略自主、发

展优先的总体特征。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体系在权力、制度与观念层面的互动

形塑了中东地区体系调整的基本面貌。一方面，霸权式微使国际体系对中东的

结构性压力减弱，中东国家面临的外部约束相对松动；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以

战略自主回应国际体系变化，对外加强决策及其执行的独立性，对内聚焦经济

发展和社会治理，使中东地区体系向均衡格局与公正秩序演进。中东地区体系

的积极调整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探索现代化多元道路、完善全球治理

体系建设、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东地区体系的调整将为全球南方集体崛

起注入动力，但中东地区体系变革的深入发展也面临大国博弈与非良性竞争，

地区地缘斗争阵营化和代理人化，以及国内多重危机等多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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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是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构成的具有结

构、功能并与环境互动的有机整体，主要包括国际行为主体结构、国际力量

结构和国际制度结构。
①

地区体系（regional system）是指地区范围内密切

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

包括地区行为体、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等。
②
研究国际体系与地区体系的互

动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认识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与其组成部分地区的相互

关系。从历史角度看，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扩

展，即地区体系的规则规范和格局秩序扩展至国际体系；二是调适，地区体

系对国际体系进行适应和调整；三是冲突，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不兼容，二

者关系处于矛盾冲突状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东地区体系与西方主导

的国际体系处于紧张的冲突关系之中。
③

围绕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外学界大致有四类基本观点。

一是“反世界体系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

20世纪的中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反对世界体系的

反体系运动；
④
二是“中东例外论”，该理论认为中东地区无法融入现代国

际体系；
⑤
三是“伊斯兰威胁论”，认为中东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文明对西

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威胁和挑战；
⑥
四是“依附论”，认为中东地区在“中

心—边缘”结构中依附于西方。
⑦
总体来看，“例外论”和“威胁论”是西

方中心主义的体现，强调中东地区无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对西方

① 杨洁勉：《中美应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战略和举措》，《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 3
期，第 22—27页。

② 刘中民：《中东地区体系的转型与重构》，《云大地区研究》2024年第 1期（总第 9
辑），第 2页。

③ 刘中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分析》，

《国际观察》2009年第 5期，第 59页。

④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9—107页。

⑤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⑥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⑦ Samir Amin, The Arab Economy Today, London: Zed Press, 1982; Sharif S. Elmusa,
“Dependen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8, No. 3, 1986,
pp. 253-267.



2025 年第 5期

88

文明造成威胁和挑战；“依附论”虽然指明中东地区对世界体系的依附关系，

但并未从地区体系的角度研究中东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在国内学者的研

究中，目前尚缺少对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体系互动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有限

的研究成果或是研究中东民族、宗教组织等次国家行为体的反体系特征，
①

或是研究中东伊斯兰文明的国际体系观，
②
或是在研究中东地区体系转型问

题上有所涉及。
③

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

中东地区的域外力量由美国独霸向多极化演进，除美俄欧等传统力量外，中

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积极参与中东事务。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从冲突、对抗

向缓和、对话发展，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与沙特和埃及等

阿拉伯国家、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简称“海合会”）

内部、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均呈现积极改善的态势。中东国家从安全

优先到安全与发展并重，主要地区国家制定和推进经济发展愿景，并积极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
④
但中东地区体系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其在转型进程中仍面临较严重的安全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例如，美

国挑唆地区国家对抗伊朗、阻碍巴以停火止战，其破坏性作用仍然突出；以

色列与伊朗矛盾骤然升温并爆发大规模冲突，巴以冲突延宕外溢，地区安全

风险上升，地区和解潮面临挑战等。

总体来看，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一方面，

国际体系向着多极化方向转型，美国霸权对中东地区的主导和控制能力日趋

下降；另一方面，中东地区体系以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增强为核心进行积极调

整。那么，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呈现出积极变

化？中东地区体系的调整仍面临哪些挑战？本文将围绕国际体系变化对中

① 参见刘中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

分析》。

② 参见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世界

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 5期，第 4—32页。

③ 参见刘中民：《中东地区体系的转型与重构》。

④ 刘中民：《中东：战火中的变局与希望》，《光明日报》2024年 12月 28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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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体系的影响、中东地区体系基于国际体系变化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及其

影响、中东地区体系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对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关系进行分析。

一、霸权式微：国际体系对中东地区结构性压力的减弱

在遭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重创，以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

打击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大国竞争。然而，国际

体系的转型已然开始且不可逆转，国际权力从西方向全球南方转移、国际制

度改革不断推进、文明和观念多元共存，都成为国际体系转型的典型特征。

在此背景下，国际体系对中东地区体系的压力在权力、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

都有所减弱，这为中东地区体系的调整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权力结构多极化推动中东地区权力趋于多元平衡

权力分布是界定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重要标准之一。冷战结束后，国际

战略界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认识出现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国际体

系进入了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时刻”，另一种则认为国际体系开始向多极

化转型。
①

从冷战结束至 21世纪初，国际体系被美国霸权所主导，其风险

和消极后果不断显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泛滥便是典型表现。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群体性崛起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单极独霸的世界秩序。伊朗学者指出，在过

去的几十年，尤其是 2010年以来，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发生与积

累的变化，使维持原有国际秩序的向心力遭到削弱，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正

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②
展望未来，今后三十年将是后冷战转型时期进入新时

期的定型期，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将形成相对稳定的多极结构，东西方力量对

比将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
③

① 除了单极与多极，还有新“两极”和“无极”的判断，参见刘丰：《国际体系转型与

中国的角色定位》，《外交评论》2013年第 2期，第 2—5页。

② [伊朗]迈赫迪·塞纳伊：《国际秩序转型：当前争论与未来走向》，金良祥、钟灵译，

《国际展望》2024年第 5期，第 81—85页。

③ 杨洁勉：《当代国际体系的渐变和嬗变——基于两个三十年的比较与思考》，《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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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下降。自中东变局以来，美国

主导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均在下降，其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以及后来

提出的“印太”地区，以应对大国竞争，进行霸权护持。
①
不同于小布什政

府时期美国全球战略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

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则将美国战略重心的地理范围由亚太

扩展至“印太”，拜登政府也实施强化版的“印太战略”，美国因此对中东

地区投入的资源和精力减少，其在中东事务上的具体政策更显功利性和狭隘

性。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中东战略继续维持收缩态势，中东政策将保

持偏袒以色列、遏制伊朗的总基调，同时不排除与伊朗接触、达成新协议的

可能性。
② 2025年 4 月以来，美国和伊朗进行了 5轮间接谈判。但是，就

在美国和伊朗于 6月 15日进行新一轮谈判前夕，以色列于 6月 13日悍然发

动对伊朗的空中打击，双方爆发了持续 12天的高烈度冲突。在此次冲突中，

美国先是默许和纵容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随后又出动 B2轰炸机对伊

朗核设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紧接着又通过向以色列和伊朗施压，在缺乏监

督和保障的情况下迫使以伊实现脆弱的停火。但是，美国的单边霸权行径不

仅未能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未能缓解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以伊之间依然存

在再度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伊朗核问题也更趋复杂化。总之，美国的霸

权主义做法，不仅无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而且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誉

和国家形象，也将不可避免地加速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下降。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受到地区大国、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政局突

变的影响而有所下降。2000年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得

到了一定恢复。2015年以来，俄罗斯借打击“伊斯兰国”军事介入叙利亚

危机，其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战略合作，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建立的阿斯塔

纳机制，为其在中东事务上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定平台。但是，俄罗斯与土耳

其的关系并不稳定，双方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和竞争。例如，两国在叙利亚

展望》2022年第 2期，第 2页。

① 唐志超：《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环境塑造与秩序重建》，《西亚非洲》2024年第 2
期，第 6—7页。

② 刘中民：《从特朗普到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议题及其前景》，《思想理论战

线》2025年第 1期，第 93页。



霸权式微与战略自主：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东地区体系的变革

91

问题、利比亚局势和纳卡冲突上存在分歧，围绕黑海影响力的竞争也持续存

在。西方国家也希望借助土耳其在黑海的影响力，对俄罗斯形成制衡。
①
近

十年来，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变化。2014年克里米亚

问题使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制裁与孤立，并促使其通过重返中东尤其是军事介

入叙利亚与西方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但是，2022年爆发并延宕至今的乌克

兰危机，却极大限制和削弱了俄罗斯投向中东地区的资源与精力，美欧实施

的对俄制裁也阻碍了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和能源往来。而 2024年年底

叙利亚政局突变，则使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遭遇重大地缘政治冲击，既有的政

治和军事优势面临丧失的风险。
②
当然，俄罗斯并不会放弃对中东地区的影

响力，而是会“盘活”既有资源，同时寻找新的代理人。

其次，新兴国家在中东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增强。相较于“美国独霸”

时期，2011年后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开始参与中东事务，并发挥日益增强的

建设性作用。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强调公平正义，追

求合作共赢。在安全事务上，中国强调在中东地区实践全球安全倡议，提出

“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
③
并于 2023年 3月

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实现复交，以及于 2024年 7月促成巴勒斯坦内部 14个

派别达成和解；同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中东维和行动，并与中

东国家加强反恐、海上安全、数据安全和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在发展议题上，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东国家

发展战略对接，双方在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落实了一系列促

发展、惠民生的具体项目，涵盖基础设施、能源经贸、科技创新、航空航天

和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除中国外，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南非等新兴

国家近年来都与中东国家往来密切，在政治、外交、能源、经贸和人文领域

① Yevgeniya Gaber, “A Sea of Opportunities: Explor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urkey
and the West in the Black Sea,” Atlantic Council, September 13, 2024, https://www.atlantic
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a-sea-of-opportunities-exploring-cooperation-between-
turkey-and-the-west-in-the-black-sea/.

② Sergei Melkonian, “The Syria Fiasco as Seen from Moscow,”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ecember 24, 202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middle-east/diwa
n/2024/12/the-syria-fiasco-as-seen-from-moscow?lang=en.

③ 《王毅阐释中东安全问题的中国方案》，外交部网站，2019 年 11月 27 日，https://
www.mfa.gov.cn/web/wjbzhd/201911/t20191127_3600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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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总体来看，相较于单极结构或两极结构带来的

压力，中东地区承受的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在新兴国家对中东事务的建设性

参与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二）制度框架多维化拓展中东地区的自主参与空间

国际体系制度框架由不同议题领域的规则、规范和机制、机构构成。二

战后，美国推动建立了由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言，二战后美国使盟国从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中获益，以此维护

领导地位和发挥影响力。
①
与前述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多极化密切相关，进

入 21世纪后国际体系制度框架表现出多维化发展趋势，尤其是 2010年以来，

由大国竞争驱动的国际制度竞争现象愈为明显，最终将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

与变革。
②

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积极进行国际制度创设、参与国际制度改革，在

国际体系制度框架多维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合作主体看，一类是南

方国家内部创设的国际制度，包括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另一类是南方国家与

北方国家或国际组织进行对话协商的平台机制，如非洲—法国峰会

（Africa-France Summit）、阿盟—欧盟峰会（LAS-EU Summit），还有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的三方合作等。
③
从合作领域看，南方国家紧扣发

展问题，围绕发展议题提出发展倡议，成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组，建立会

晤机制和融资机构，为全球南方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从安全领域看，南方国家倡导新安全观，推动既有制度改革，为传统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创造更加公正的制度环境。国际体系制度框架多维化

使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对中东地区的压力呈减弱态势。

首先，在全球层面，中东国家可选择、可参与的国际制度更为多元。二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

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38—139页。

② 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4期，第 29页。

③ 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为例》，《国

际观察》2024年第 2期，第 12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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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结束以来，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再到七国集团（G7），全球

经济治理的制度框架一直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然而，20世纪 70年

代的“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以及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年

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既有经济治理体系的弊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

多边机制在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上的有效性不足、公平性匮乏等问题日趋明

显。
①
二十国集团（G20）的成立与发展从制度层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

行了完善，增强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其成员国覆盖

亚非拉等更广泛地区。土耳其和沙特是 G20成员国中的中东国家，二者分别

于 2015年和 2020年举办了第十次和第十五次 G20领导人峰会；埃及、阿联

酋、阿曼和约旦等中东国家都曾作为特邀嘉宾国出席 G20相关会议活动。除

了 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南南合作的代表性平台，为中东国家参与多

边国际机制提供了西方主导的机制之外的选择。2024年 1月，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实现自 2010年南非加入后的历史性扩员，其新成员主要来自中东地

区（阿联酋、埃及、沙特和伊朗），体现了中东国家在全球南方和全球治理

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在跨地区层面，中东国家积极参与各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其主

动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对话合作的

主要机制平台，2024年 5 月在北京举办的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正值论坛成立

20周年。
②
此外，2022年 12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China-Arab States

Summit）、中国—海合会峰会（China-GCC Summit）在沙特利雅得举行，

2025年 5月首届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ASEAN-China-GCC Summit）在

马来西亚召开，这些会议都标志着中东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机制化合作的升

级与扩大。而中东国家在与美国、欧洲国家和联合国机构合作的过程中也开

始主动设置议题、阐述观点主张和表达利益诉求，展现出一定的战略自主性。

在 2024年 10月的海合会与欧盟首届峰会上，海湾国家与欧盟就成果公报中

① 岳圣淞：《国际制度变迁与制度话语权格局的演变——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东

北亚论坛》2024年第 2期，第 104—106页。

② 截至 2025年 4月，中阿合作论坛已举办 10届部长级会议、19次高官会和 8次高官

级战略政治对话。参见中阿合作论坛网站，http://www.chinaarabcf.org/gylt/200903/t20090306_
6566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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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的共识性措辞进行了谨慎磋商，海湾国家敦促欧盟

对以色列进行严厉谴责，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开幕式讲话中特别强调“反

对任何形式的双重标准”，反映出中东国家对自身立场与利益的维护。
①

（三）观念多元化助力中东和平发展与文明互鉴

国际体系的观念共识是指在国际社会一定范围内被普遍认同的理念、规

范和文化。在冷战时期，国际社会的观念共识以意识形态为界形成相互对峙

的两大体系；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不再是国际社会观念共识的核心，各国

对共同威胁和共同追求的认识愈发清晰。在这一过程中，观念的竞争乃至冲

突一直存在，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逆转。

具体而言，国际体系观念的多元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安全

问题上，相较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对抗思维与零和博弈，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第二，在发展议题上，相较

于唯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基于不同国家民族特性和具体国情的现代化理论与

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和更广泛的应用；第三，在文明关系上，相较于西

方的文明优劣论和文明冲突论，尊重多样性和平等性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得

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赞赏与支持。

国际体系观念共识多元化对中东地区压力减弱主要表现为，新兴国家以

相互尊重为前提，秉持新的安全观、发展观和文明观与中东国家交流交往，

并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公平正义立场，以政治手段推动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例

如，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倡导了一系列新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契合中东地区的

需要，也得到了中东国家的积极配合和响应，进而在和平发展、文明互鉴等

方面推动了中东地区的进步。

首先，在安全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中东地区安全稳定的

主张、倡议和政策文件等。2013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巴勒斯

坦总统阿巴斯时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2016年 1月，

中国政府发布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就中东和平与安全阐明

① Rosie Birchard, “EU, Gulf States Seek Give and Take on Ukraine, Middle East,” Deutsche
Welle, October 16, 2024, https://www.dw.com/en/eu-gulf-states-seek-give-and-take-on-ukraine-
middle-east/a-7051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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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政策；2021年中国提出了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即倡导相互

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明确

提出“探讨构建中东信任机制，逐步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

安全架构”；
①
同年，中方还先后提出了全面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

和落实“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2023年 6月，中方就解决巴勒斯坦

问题提出“三点主张”，同年 11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提

交《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

其次，在发展问题上，中国主张中东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实现民族振兴

和加快国家建设，并在平等互利原则的指导下，将中国与中东国家发展合作

关系打造为全球南南合作样板。自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

国不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包括埃及“2030

愿景”、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2071百年规划”等。例如，2022年

12月 8日，中国与沙特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

接实施方案。
②
此外，中国 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获得中东国家广泛

支持，沙特、阿联酋等 12个中东国家加入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首批全球 50个合作项目清单中有 9个项目的受益国为中东国家。
③

最后，在文明问题上，中国主张与中东地区的各大文明包容互鉴、和谐

共生，加强平台建设和人员往来，通过丰富的人文交流活动增进相互了解与

理解。2011年以来，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阿举办了第三届至第十届中

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并在阿拉伯艺术节和中国艺术节、中阿新闻

合作论坛、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等机制下强化具体领域的交流互鉴。孔子

学院是中国与中东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2011年后中国与中东国家

在沙特吉达大学等中东高校新建了 10所孔子学院。
④ 2023年在上海北外滩

① 《王毅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外交部网站，2021年 3月 26日，https:
//www.mfa.gov.cn/web/wjbzhd/202103/t20210326_9137065.shtml。

② 《中国与沙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中国一

带一路网，2022年 12月 9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295793.html。
③ 《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项目清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http://www.cidc

a.gov.cn/download/qqfzcyxmqd.pdf?eqid=d7ae37910000023b00000002644673c5。
④ 参见孔子学院网站，https://ci.cn/qqwl。



2025 年第 5期

96

举办的沙特集市、2024年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以及 2024年

在北京、上海和新疆巡展的伊朗文物展，吸引了大量中国民众走近和了解中

东文化。以上举措有效促进了双方的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

中国在安全、发展、文明互鉴方面提出的理念和主张，与中东国家追求

和平发展与文明互鉴的愿望产生了共鸣，进而促进了中东地区在安全观、发

展观、文明观等方面的进步，同时也在实践领域促进了中东地区的进步。在

安全领域，中东地区和解潮的出现尤其是沙特与伊朗复交，在本质上是双方

接受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的产物。当前，除巴以、

伊以冲突外，对话、和解仍是中东地区持续发展的历史潮流。在发展领域，

如前文所述，中东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愿景，都体现了其在国家理念和国

家战略上对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中东地区正从重安全、轻发展的传统理念

向发展和安全并重，甚至是发展优先的现代理念转变，进而有利于中东国家

实现现代化。在文明交往方面，中国倡导不同文明多元共生、包容互鉴，主

张文明对话、反对文明歧视，也与中东伊斯兰文明的中道、宽恕精神在本质

上具有相通性，有利于中东地区超越文明冲突，实现文明互鉴。

总之，中东地区体系作为国际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其调整与重构受到

国际体系自身变化与“国际—地区”双向互动的共同影响。总体来看，国际

体系多极化转型及其在权力、制度和观念方面对中东地区压力的减弱，适度

松动了中东地区体系调整面临的外部约束，并为中东国家探索具有本土适应

性的安全治理架构、经济合作模式和文明共存方案创造了战略机遇期。

二、战略自主：中东地区体系的回应与积极变革

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体系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下发生了显

著变化，并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在 2011—2021年十年间，中东地区国际关

系表现出冲突对抗、零和博弈的主要特征，民族、教派和地缘政治矛盾构成

了主要内容。2021年后，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不断增强，缓和与对话成为

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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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东国家以战略自主回应国际体系变化

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指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策与

执行的能力，包括外交安全事务、经济科技事务以及更广泛的涉外领域，其

核心是减少对外依赖，决策和行为更加自主。
①

回顾历史，在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体系的互动进程中，中东国家付出了

巨大代价，才逐渐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中东在 19世纪被英、法列

强侵略占领，直至 20世纪 70年代民族国家体系才初步形成，帝国主义和殖

民主义才最终瓦解。而此后中东地区又被美国主导和控制，“一种形式的统

治被另一种形式的统治所取代”。
② 2011年后，中东国家开始重视发展转型

与变革，并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首先，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东国家逐步摆脱对霸权国家的依附，

其政策和实践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例如，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东国家多

采取中立立场，不唯美国马首是瞻，并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作为美国在中

东地区的传统盟友，沙特和阿联酋没有“一边倒”地追随西方发起的对俄制

裁，相反却拒绝了美国的石油增产要求，同时与俄罗斯保持了政治沟通和能

源、军事合作，显示出一定的战略自主性。土耳其出于多重考虑，在俄乌、

俄美和俄欧之间开展平衡外交，2022年 7月在伊斯坦布尔签订的“乌克兰

粮食安全运输倡议”就是其对各方进行斡旋的重要成果。
③
埃及在俄乌之间

协调立场、劝和促谈，兼顾开展对俄、对美欧的合作，以应对乌克兰危机对

国内经济民生造成的冲击。伊朗与俄罗斯围绕“北约东扩威胁”达成共识，

双方保持在地区事务上的协调合作，同时伊朗也表示支持停战，哈梅内伊称

“乌克兰是美国政策的受害者”。
④

① 对战略自主的关注，最早源于欧盟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角色变化。欧盟 2013年将战

略自主写入官方文件，指出其需提升防务能力以加强战略自主，此后围绕欧盟战略自主的讨

论逐渐增多。进入 21世纪 20年代，政界和学界开始关注中东国家战略自主的增强。

② Nikolay Surkov, “The Middle East: From Dependency and Clientelism to Strategic
Autonomy,” Valdai Discussion Club, February 13, 2024,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h
e-middle-east-from-dependency-and-clientelism/.

③ 杨晨：《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2年第 5期，第 81—83页。

④ “The Root of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Crisis-Making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March 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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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东国家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反对美以霸权

行径，并以不同方式和手段敦促停火止战。埃及、沙特等国通过政治途径以

双多边形式调解斡旋，并通过人道援助缓解难民的艰难处境。与此同时，中

东地区主要国家组织召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特别峰会（Arab-Islamic

Extraordinary Summit），协调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2023年 11

月和 2024年 11月，连续两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特别峰会在沙特利雅得召

开，中东地区的多国领导人出席会议，重申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支持，敦

促以色列停火，呼吁联合国出台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① 2025年 1月 15日，

在卡塔尔、埃及和美国的联合调解下，冲突各方就加沙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

员达成协议。
②
而后，在停火协议实施受阻、以色列恢复军事行动的情况下，

3月召开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通过了埃及起草的加沙地带重建方案，这反

映了阿拉伯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和主张的反对，也展示了阿拉伯国家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团结合作。

其次，在对外关系上，中东国家积极“向东看”，从自身需求和利益出

发，开展平衡务实外交。基于差异化的诉求程度和自主性强度，中东国家对

华交往的“向东看”政策与实践可划分为战略型、复合型和务实型三种基本

类型。
③
伊朗是采取战略型“向东看”的代表性国家。从内贾德政府开始，

伊朗在对外关系上的“向东看”由战术性反应向战略性布局转变，尤其是美

国 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使鲁哈尼政府、莱西政府

和佩泽希齐扬政府将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视为对外战略的全局性优

先事项，这对伊朗打破西方孤立、实践自主外交具有战略性意义。
④
沙特、

https://en.mfa.ir/portal/PrintNews/672135.
① “Extraordinary/Emergency Islamic Summits,” 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https://www.oic-oci.org/confdetail/?cID=15&lan=en.
② “Israel, Hamas Reach Ceasefire Deal: Qatari PM,” Al Jazeera, January 15,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program/newsfeed/2025/1/15/israel-hamas-reach-ceasefire-deal-qatari-p
m.

③ 吴诗尧：《中东国家“向东看”及其对华政策选择》，《外交评论》2024年第 3期，

第 62页。

④ Hamidreza Azizi, “Iran’s ‘Look East’ Strategy: Continuity and Change under Raisi,”
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eptember 2023, https://mecouncil.org/wp-content/upl
oads/2023/09/MECGA_Issue-Brief-17_Hamidreza-Azizi_2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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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向东看”都属于复合类型，在

多领域以多途径与中国开展机制化合作，兼具自主性和务实性。而以色列在

对华交往自主性受限的情况下，相关政策与实践具有较强的议题性和碎片化

特征，属于务实型“向东看”。在“向东看”的同时，中东国家也保持了与

西方国家的交往互动，但手段方式更趋灵活，在重要问题上坚持以国家利益

为先，沙特拒绝美国“暂缓石油减产”的要求便是典型案例。总体来看，中

东国家希望同域外力量发展多元化的务实关系，既结交更多的新伙伴，也保

持与传统伙伴的联系，在平衡外交中获得经济发展与政治自主性增强的双重

效益。

最后，在国家发展上，中东国家自主制定和推进经济发展愿景，加强本

国发展战略与别国发展倡议的对接，积极推动国家发展转型。以科技领域为

例，中东国家将数智化转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大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加

速研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强应用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推动技术开发与设

备生产的本地化。据瑞银集团（UBS）估算，中东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将由

2022年的 1 800亿美元增长至 2030年的 7 800亿美元，GDP占比将由 4.1%

上升至 13.4%，未来几年内中东地区将是全球数字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之一。
①
在人工智能方面，阿联酋领跑地区发展，2017年成立人工智能部，

任命世界首位人工智能部长，2019年通过《2031年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尝试塑造本国区域人工智能中心地位。根据普华永道（PWC）统计，到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中东地区创造 3 200亿美元的价值，其中阿联酋将达到 960

亿美元，沙特将达到 1 352亿美元，埃及将达到 427亿美元。
②
对前沿技术

的投资和应用，逐渐成为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撬动发展转型的有力杠杆。

（二）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出现积极变化

首先，中东地区的权力结构呈现扁平化特征，地区国家间关系对抗性减

① “Middle East: The‘Next Major Digital Frontier Market,’ Says UBS,” Wealth Briefing,
September 4, 2023, https://www.wealthbriefing.com/html/article.php/middle-east%3A-the-%22
next-major-digital-frontier-market%2C%22-says-ubs.

② Shivangi Jain, “US$320 Billion by 2030?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iddle East,” PwC, 2018, https://www.pwc.com/m1/en/publications/documents/economic-
potential-ai-middle-ea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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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跨国公司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增强。一方面，以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和

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伊朗阵营和沙特阵营的和解为标志，中东地区大国之

间的关系加速缓和。
①
前者是指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土耳其和卡塔尔与反对

穆斯林兄弟会的沙特和阿联酋、埃及之间的关系改善；后者是指伊朗与沙特

关系缓和，并在中国的斡旋下于 2023年 3月实现复交，沙伊和解还推动了

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国家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中东地区跨国公

司和社会组织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并在国家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和社会

治理方面发挥作用。例如，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凭借其在全球石油行

业中的显著地位，对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助推了

国家现代化探索和经济多元化发展；又如，阿联酋福泰姆集团（Al-Futtaim

Group）2023年向在迪拜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供了 370辆电动车并

安装了自有充电站，
②
阿联酋另一商业巨头马基德·福泰姆集团（Majid Al

Futtaim）截至 2024年初为可持续发展筹资 49亿美元，并参与迪拜金融市场

（DFM）启动的碳信用交易试点平台的建设。
③

其次，中东地区的制度框架呈现立体化特征，地区制度体系的议题领域

拓宽、互动联系增强、治理效能提升。议题领域拓宽是指阿盟与海合会等主

要地区组织关注和参与的议题由传统安全领域拓展至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发

展领域，对外合作议程更加全面和广泛。阿盟与中国在 2024年 5月制定的

《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 2024年至 2026年行动执行计划》不仅涵盖了传统

的政治经贸和能源基建合作，还聚焦科技创新、数字治理、航空航天和环境

保护等议题，体现了中东地区制度框架在议题层面的立体化。互动联系增强

是指主要地区组织加强与区域内外国际组织的合作，同时也加强与成员国政

府的协调。阿盟与联合国自 1989年签订合作协议以来，不断深化维护和平

安全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合作，2019年 6月联合国在阿盟总部设立联络处，

① 王林聪：《大变局下中东地区新发展：特征、挑战及前景》，《当代世界》2023年
第 10期，第 53页。

② “Al-Futtaim Group Announced as the Strategic E-Mobility Partner of COP28,” Al-Futtaim,
October 30, 2023, https://www.alfuttaim.com/media_center/al-futtaim-group-announced-as-
the-strategic-e-mobility-partner-of-cop28/.

③ Majid Al Futtaim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24, Majid Al Futtaim, 2024, p. 35,
https://www.majidalfuttaim.com/en/investor-relations/financial-summary#Annu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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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方开展能力建设和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平台。
①
治理效能提升是指主要

地区组织在区域安全治理、发展治理和环境治理上取得了成效。例如，海湾

阿拉伯国家土地荒漠化问题严峻，海合会为次区域荒漠化治理聚合资源，督

促相关国家在政府和社会层面有效落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②

最后，中东地区的思想观念呈现温和化特征，地区观念体系逐渐包容多

元，并突出体现为倡导中正和谐，推广现代教育理念，提高妇女地位等。当

前，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中道、宽容、仁爱的价值观，反对极端思想和行

为，日益成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共识。在教育改革方面，处于改革进程中的

中东教育体系更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均衡、自主与开放的平衡、技能与价值

的综合。比如，阿拉伯国家通过调整留学生政策、促进联合办学与合作科研、

推动教育体系改革等途径，提升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③
在性别平等

方面，中东国家积极赋权妇女，保护女性权益。例如，沙特在推进落实其“2030

愿景”的过程中，对妇女扩大政治权利、保障经济权益、放松性别监护，使

本国女性处境有了相对改善。根据联合国妇女署（UNWomen）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1年至 2021年期间，中东地区从事研究工作的女性占比由 35.6%

增长至 38.4%，高于欧洲、北美等地区的同期数据。
④

以上变化是中东地区格局均衡化发展的具体表现，中东地区秩序也由此

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对秩序公正性的评估，往往带有评判主体的利益

和价值倾向。在美国看来，其主导塑造的中东地区秩序是公正的地区秩序，

而事实上“美式秩序”带给中东地区的是动荡、冲突与发展滞后。只有正义

的秩序能够持久，而“正义”意味着该秩序不仅被统治阶层接受，也受到民

众的认可和接纳。
⑤
因此，对中东地区而言，公正合理的地区秩序是由中东

① 穆春唤：《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视角下阿盟与联合国的合作实践》，《阿拉伯世

界研究》2024年第 2期，第 118页。

② See Ambalam Kanna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Desertification: A Study of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Countries, 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Pvt. Ltd., 2012.

③ 张楚楚：《后疫情时代阿拉伯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走向》，《复旦教育论坛》

2021年第 5期，第 91—93页。

④ Progres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Gender Snapshot 2024, UN-
Women and DESA, 2024, p. 17, https://www.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9/progress
-o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he-gender-snapshot-2024-en.pdf.

⑤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5年版，第 XV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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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构建、被中东人民认可、符合中东现实与需求的规则安排和互动模式，

它能够增进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稳定地区国家的互动预期，黏合地区国家

的思想共识。在经历了长期的冲突和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后，中

东地区秩序从“无序”和“单边主导”逐步迈向了多边主义，更多地通过制

度性安排来交换信息和协商决策。尽管矛盾和挑战仍然存在，但越来越多的

有识之士认识到，中东应拒绝域外大国转嫁矛盾，将目光由地缘争夺转向共

同应对发展赤字和环境挑战等系统性问题，通过构建囊括阿拉伯国家与非阿

拉伯国家的区域机制，建设公正有效的地区秩序。
①

整体来看，面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中东地区展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适应

性变革。这种变革反映了中东地区对国际体系转型的主动适应和积极利用。

中东国家也尝试通过一种符合地区现实的自主性路径实现发展转型，提升自

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地位。

三、中东地区体系调整的积极影响和面临的挑战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东地区体系调整对于推动中东地区国际关系民主化、

探索本土现代化道路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大国博弈导致

的安全困境，以及中东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都决定了中东地区体系转型的

艰巨性和长期性。

（一）中东地区体系调整的积极影响

中东地区体系调整对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探索现代化多元道路、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中东地区体系调整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当

前，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多极化深入发展，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呼唤国际关系

民主化，即各国自主决定本国事务、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合作应对全球性问

题。相较于中东地区变局前由西方主导地区事务，转型进程中的中东国家战

① Paul Salem,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 Regional Order,”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
No. 44, Winter 2022, pp. 18-24, https://www.thecairoreview.com/wp-content/uploads/2022/03/1-cr
44-salem-half-page-l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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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自主性增强，能够根据国家利益和具体国情在对内对外事务上进行独立决

策，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谈判、协商，并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应对上

贡献基于本地实践的经验和智慧。作为国际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中东地区

体系权力结构扁平化、制度框架立体化、思想观念温和化，地区格局更为均

衡，地区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地区实践，

也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持续演进。

其次，中东地区体系调整有利于丰富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地区国家发展的

在地经验。基于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考察，经典现代化

理论认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现代化意味着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

会理性化，其他国家应效仿欧美的现代化模式。实际上，这些理论的实践样

本多源自西方发达国家，是在西方中心论的桎梏下讨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

东国家相继制定了国家发展愿景，推进经济多元化，加速布局前沿性产业，

在致力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为“人的现代化”营造相对宽松的制度环

境和社会氛围。中东地区体系调整为现代化理论知识的生产提供了西方以外

的实践案例，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叙事神话。中东地区的现代化

进程历经波折，而中东变局至今的转型发展表明，中东国家已逐渐摆脱了对

“西式现代化”的盲目崇拜。

再次，中东地区体系调整有利于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

性和话语权。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只有全球南方国家充分参与和融

入多边机制建设，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①
一方

面，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板块，中东地区的区域多边机制议题领域拓宽、

互动联系增强和治理效能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改革和优化都为全球治理体

系的完善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中东国家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

机制，包括新兴多边机制，在安理会改革、国际金融改革、数字治理改革和

环境治理改革等关键问题上表达立场、争取利益，扩大和传播了全球南方的

诉求与声音。2024年 10月，埃及、伊朗和阿联酋国家元首以成员国首脑身

① “Fu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from Global South,” Global Policy Watch,
May 2024, p. 4, https://www.globalpolicywatch.org/futureofglobalgovernance/wp-content/uploads
/2024/09/Future-of-Global-Governance-Perspectives-from-global-sout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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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作为特邀嘉宾出

席峰会，中东国家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国家一道，翻

开由全球南方共同书写的多边主义新篇章。

最后，中东地区体系调整有利于促进全球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和交流互鉴。

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内涵包括观念共识的多元化，不同文明共生共

存和交流互鉴是观念共识多元化的具体表现。只有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

隔阂和文明冲突，才能突破西方传统文明观的二元对立思维，同时解决文化

认同危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

摆脱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依附，加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认同，积极回

应和消解“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以多文明发源地的身份与世

界上其他文明和谐共处、平等交流，无疑是其文化自信增强的表现。中东地

区观念结构包容性增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家行为体和区域性组织在

国际互动中开展积极的社会学习实践，在集体身份认同强化的同时，正向塑

造了不同文明间的相处模式，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与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之间

的辩证关系表明，地区体系调整与国际体系转型之间能够发展为相互助益的

关系。
①

（二）中东地区体系调整面临的挑战

中东地区体系的调整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从长期看，其过程并非单向度

线性发展，而是充满了挑战和波折，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困境有待解决。

首先是国际层面，中东地区被大国博弈和非良性竞争的阴影笼罩。出于

对霸权式微的战略焦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事上塑造“他者”和“敌人”，

在行为上实施非良性竞争甚至“脱钩断链”式的全面打压，试图阻碍新兴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正常的对外合作。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

但仍将中东视为全球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并利用中东策应其亚太战略和

“印太战略”的推进。因此，中东地区被西方大国视为工具性客体，其战略

自主的有效发挥受到限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核问题

等事务再次遭到美国政府的破坏性干涉，中东各国各界批评美国对外实施霸

① 对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辩证关系的讨论，参见陈越洋：《文明交流互

鉴在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国际观察》2024年第 5期，第 1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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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和讹诈，在全世界逐渐失去公信力。
①

其次是地区层面，地缘政治斗争阵营化和代理人化，地区和解前景不明。

长期以来，冲突对抗构成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核心特征，四对关系（沙特与

伊朗阵营、亲穆兄会阵营与反穆兄会阵营、以色列与伊朗及其支持者、以色

列与土耳其及其支持者的关系）统领和形塑了中东地区格局。在阵营化的同

时，地区地缘政治斗争还呈现出代理人化趋势，一方面美国在中东通过代理

人战争谋求利益、降低风险，
②
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大国也在寻求非国家行为

体充当其代理人，以扩大自身影响和减少直接对抗。因此，2021年以来中

东出现的地区和解潮尚不稳定，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且外溢，以色列和伊朗

的矛盾冲突加剧，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也跌至谷底，都对中东地区和解潮

构成了冲击和挑战，而安全环境的脆弱、动荡又为地区极端组织卷土重来提

供了温床。在这样的地区环境中，制度规范与武力威慑、思想包容与观念对

抗仍处在较量之中，极大制约了中东地区体系转型的深入发展。

最后是国家层面，中东国家内部面临着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

和认同危机，可持续发展乏力、政治合法性不足、经济发展欠佳、社会治理

不足、民生福祉匮乏和价值观冲突等问题尚待解决。

其一是生态危机，中东国家多面临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粮食不安全

等系统性危机的严重冲击。由于自然环境差异、经济技术水平制约和能力经

验不足，中东地区在面对气候变化、土地荒漠化加剧、生物多样性破坏、水

资源短缺和污染、粮食不足和不均衡等系统性问题时，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遭遇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因此，中东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上具有更

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亟须提升治理能力和对外合作水平，以缓解发展困境。

其二是政治危机，即政治合法性和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其中，君主制

国家面临着传统威权体制与现代治理需求之间的张力，如沙特在推进其

“2030愿景”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王室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矛盾的掣肘；

① 《特稿：中东各界眼中的特朗普中东政策》，新华网，2025年 5月 2日，https://ww
w.news.cn/world/20250502/b680086620b141d785878c9df5d26ace/c.html。

② 对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理论性分析，参见文少彪：《控制与自主：美国的中东代理

人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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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制国家则陷入强人政治崩溃、多方势力割据的混乱局面，如利比亚在中

东变局中推翻强人统治，但长期无法实现政治稳定。

其三是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单一，失业率居高不下。海湾产

油国面临“资源诅咒”的问题，传统地租型经济无法适应全球能源市场的结

构性变化，后地租时代国家发展需要实现经济多元化。此外，中东国家普遍

存在失业率高企的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阿拉伯国家 25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为 6.8%，远高于同期全球 3.7%的平均

水平。
①

其四是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多重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竞争或冲突。在宗

教、种族和部落因素的深刻影响下，中东国家民众的身份认同构成复杂，族

群认同、教派认同、部落认同、地域认同均对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
②
在许

多中东国家，“族裔、宗教、教派等族群认同和族群组织，或在教俗关系上

反对现行政权的世俗化体制，或在合法性问题上挑战现行民族主义政权的合

法性，或通过族裔冲突威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或在对外关系上制造与其他

国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异常脆弱。”
③

中东地区体系变革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过程。中东地区国家须加强

国内治理和区域治理，构建有效的互信机制和风险管控机制，同时国际社会

应尊重中东地区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建设性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并为地区发

展提供资源和能力建设的支持。由此，中东地区才能实现和平稳定与转型发

展，国际社会也将从中受益。

结 语

自 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体系的互动关系发生了

①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ttps://rshiny.ilo.org/dataexplorer59/?region=ROAS
&lang=en&id=SDG_0852_SEX_AGE_RT_A.

② 韩志斌、马云飞：《国家建构、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三维

考量》，《西亚非洲》2024年第 3期，第 49页。

③ 刘中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分析》，

第 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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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变化。一方面，霸权式微背景下的权力结构多极化、制度框架多维化、

观念共识多元化，使国际体系对中东地区的结构性压力减弱；另一方面，中

东国家以战略自主回应国际体系变化，使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出现了积

极变化，并突出表现为权力结构扁平化、制度框架立体化、思想观念温和化。

中东地区体系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演进，是全球权力与文明范式重构的缩

影。从权力重构来看，影响中东事务的域外大国力量从美国独霸到多极化的

变化，以及受此影响地区国家战略自主的增强，使中东国家向自主发展转型；

从制度重构来看，中东地区自身制度建设能力的增强以及对全球南方机制平

台的积极参与，使其日益摆脱对西方的制度依赖；从观念重构来看，中东文

明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多元共存、包容互鉴、自我更新日益成为中东地区观

念重构的选择。当然，其变革阵痛也对后发国家转型进行了提示：战略自主

并非简单的“去西方化”，而是基于自身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在传统守护与

现代化诉求、国家利益与全球性责任之间构建动态平衡。因此，在国际体系

与地区体系的互动中，国际体系从权力、制度和观念层面塑造着地区体系发

展的外部环境，而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地区体系则能够利用和重塑外部环

境，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从大国兴衰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历史来看，西方霸权的系统性衰退和新一

轮国际体系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霸权式微和国际体系转型的浪潮

中，中东地区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板块，其地位已然实现了战略性提升。伊

朗加入上合组织，以及中东多国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彰显了中东国家战

略影响力的上升；同时，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展开前沿领域的全球性布局，

标志着海湾资本从“石油租金”向“战略投资”转变，显示了中东国家经济

影响力的强化。以战略自主性增强为核心，中东国家在世界大棋局上正由被

动的“棋子”转变为能动的“棋手”，共同书写后霸权时代的地区秩序新篇

章，也必将以自身支点价值和文明厚度为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作出独特贡献。

[责任编辑：陈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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